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BY 晴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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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当今武林中有三股势力，位于西北方的傲天堡，堡主玉清凶狠残暴，手段铁血，令人闻之丧胆；位于东北方的寒水宫，宫主水泠之冷酷无情，城府深沉，与他打交道之人皆提起十二分心，就怕着了他的道；而地处东南的非凡山庄，庄主上官绯育有二子，长子上官启成熟稳重，行事果断，武功高强，排名前五位，他人皆猜测山庄的下任庄主，必属上官启无疑，次子上官晓温文儒雅，待人亲切有礼，不喜江湖中事，不过问山庄事务，空有一身本领，却没人见识过。 月前，水泠之说服中部的武林世家叶家与寒水宫联合，使得寒水宫的势力瞬间凌驾于傲天堡与非凡山庄之上，其称霸武林之心昭然若揭，平静已久的江湖，又要掀起一股血雨腥风。 叶家长子叶无情，二十三岁，自小聪慧过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相貌岁说不上平庸，却也算不上是出色，为人冷淡不爱与他人交往，终日与书琴为伍，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是敬重有余，热情不足，据说因沉迷于书籍，拒不习武。次子叶无心，十九岁，无论是样貌还是武学，皆得其父叶沁心的真传，一招“凌云剑法”独步江湖，较之叶无情的孤僻，性情急躁的次子更得叶沁心的喜爱。么子叶无意，年仅六岁，由于叶沁心老来得子，对他甚是宝贝，加上他样子生得讨喜，叶沁心对他更是宠爱有加。叶家之长叶沁心，五十二岁，娶有两位夫人，正室李氏系叶无情与叶无心之生母，叶无意是二夫人长孙氏所生。

带着情欲的吻覆上了我的唇，汲取我口中的蜜汁，我的身体主动的靠向那人，迫不及待地退去了他身上的衣服，跨坐在他身上，后穴抵着他的火热。他灵巧的舌头在我口腔里翻搅着，滑过上颚，滑过咽喉，还玩笑似的数着我的每颗牙齿，最后才缠上我急需填补空虚的舌头，甚至带入他口中与之共舞，直至吸疼了舌根，我因痛而惊呼出声，他才放过它，但转而咬着我的唇瓣，偶尔牙齿会互相磕碰。 他的唇转移了阵地，从上往下，一路留下密密的印记，最终流连于胸前的敏感出，一圈一圈的勾画着，或顺时针，或逆时针，不时的舔过尖端，他的右手适时地逗弄着另一颗，阵阵快感传过脑海，身体本能的更贴紧他，没有一丝缝隙，双手已深深地插入他的发丝，体内的空虚越来越大，身子不停地扭动着。 他的左手来到我的身后，探进了两股间，不时地抚着入口，“呜……”不满他的坏心，发出声音提示他我的需要，这时他才满意的笑了，手指伸入穴口，我的身体贪婪地吸附着，手指不停地抽插，不久身体再次感到空虚，于是第二、第三根手指也进来了，动作缓慢得让我心痒难耐。 在他想进来的紧要关头，我突的推倒他，扶着他的分身缓缓坐下，直至末入根部，“恩……”空虚添满的那一瞬间，我发出了一声感叹，感受他的硕大在我体内变热、变大，他任由我的主动，躺在床上看着我迷乱的表情。 我开始扭动腰枝寻求更多的快感，一手套弄着我的分身，一手抚着胸前的两颗突起，随着我的每次律动，我的呻吟声越来越大，头发随着身体波动着，痛苦与快乐交织在脸上，把身下那双鄙夷的眼神收入眼中。 “啊……”浊白的液体从分身射出，洒在了他的身上，快感一瞬间侵入脑中，顿时一阵空白，穴口因高潮的到来而收缩着，身下的人受到刺激，一声低吼，起身把我翻身压在床上，疯狂的抽动着，我的脸侧着贴在床单上，因为身后的律动而媚笑着，带着点诡异。 他的欲望擦过体内的一点，层层快感向我袭来，分身又逐渐开始抬头，他的双手扶着我的腰枝，用力地，狠狠地插入我体内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最后几次更深的插入，他滚烫的欲望洒在我的体内，我也释放了自己的精液。高潮带来的快感让我只能张着嘴，连声音都叫不出。 我们维持着高潮时候的姿势有几秒，随后他抽出还在我体内的分身，抓起床单擦去身上的欲液，穿好衣服后就离开了。体内残余的精液从一开一合的穴口中流出，房间里弥漫着情爱的味道，我趴在床上动也不动，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—— 两个月前，江湖上有消息叶家要与寒水宫联合，事实上却是寒水宫早已控制了叶家。那天，水泠之第一次来叶家，第一次见到我们，只是在我们身上扫了一眼，便让人感觉到他不容忽视的气势。作为人质，当天，我带着从小就弹奏的琴，没有一丝怨恨，没有一丝不甘，进入了寒水宫的秋月居，成为了水泠之的娈童。 光只有我作为人质还是不够的，水泠之喂了叶家的人一种特制的毒药，只要每个月服食解药就会没事，否则会如万虫噬骨，全身疼痛不已，七个时辰之后便会七窍流血而亡，牵制我也牵制我的家人。 不明白为什么会选上我，一直到后来我都没弄明白，在叶家我是不起眼的，并不是最有利的人质，我想这一点水泠之是很清楚的，然而就只有那一眼，就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。 “无情，无情，你是否真的无情……”

第二章

“无情，无情，你是否真的无情……” 进入秋月居的第一个晚上，水泠之就要了我。 他光裸着身子坐在我面前，经常握剑而生出的硬茧的手，此刻正轻柔的抚着我的脸，淡漠地看着那只手划过眉毛，划过眼皮，划过鼻梁，划过嘴唇，来回抚摸我的脖子，嘴里不停的重复着那句话，另一只手取下我的发簪，满意的看着我的头发倾泻而下，罩着我两边的脸颊。 房间里有股暗香流动，如果没猜错，应该加有催情的成分。 他慢慢的脱去我身上的衣物，我只是定定地看着他，没有任何反抗。手指逗弄着我的乳头，在微凉的空气中很快就硬直了，一种异样的感觉划过心头，呼吸有些急促。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倾过身，吻上我的唇，“闭上眼。”我听话的闭上双眼，等待着。 舌头撬开我紧闭的牙齿，长驱直入，滑过舌根，与我的舌头纠缠起来，一股燥热在下腹燃烧着，陌生的情绪侵入脑中，然而我却没有将它排除在外。 或许很奇怪，已经二十三岁的我，如今还没有尝过情欲的滋味，我没有像别的男人那样，喜欢流连与烟花之地，我甚至连冲动都没有，即使听到家里的下人谈论床第之事，还觉得有些反感，这时候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病。 唇舌依然在纠缠着，他的手握住了我的分身，一紧一松的上下套弄着，强烈的快感向我席卷而来。 “恩……”我不知道原来做这种事，会是这么舒服。 他抱过我，紧贴着他的身躯，手在碰到他滚烫的身体的一瞬间，我被吓到了，而后又发现，原来自己的身体也是同样的高温。 我开始青涩地回应他的吻，学着他的样子，舌头伸进他的嘴里，手无措的不知要摆在哪里。 他松开纠缠的舌头，把我拉离一定距离，抓着我的一只手，放在他巨大的分身上，偶尔分身在我手中一下跳动，我有些惊讶的看着他，他只是摁下我的头，说：“舔它。” 跪趴在他的两腿间，捧着他的宝贝小心地舔着，由下到上，由上到下，“含着它。”他的声音开始沙哑。我艰难的含下它，轻轻地吸了一口，感觉到它在我嘴里涨大。又粗又长，比自己的还要大。 感觉到体内有异物侵入，我顿了一下，他说：“继续。”他的手指涂有润滑的液体，轻松的在我体内抽送，身体里的燥热焚烧着我的五脏六腑，我更卖力的吞吐着他的巨大。 他投入的抓紧我的头发，我吃痛的松开了口，他不满的一挺身，顶到了我的喉咙，我难受得想吐，他却在嘴里进进出出，最后射在我的嘴里。 “咽下去。”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命令的口吻。我咽下了口中的液体，又有些作呕，但还是忍了下来。我迷茫的看着他，嘴边留有他的体液，嘴唇微张，眼睛氤氲。 他狠狠地吻着我，用力地抱着，像要把我折断，他的分身又开始变硬，顶着我的下腹，我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做，只觉得体内空虚难耐。把我放平在床上，曲起我的双腿，分开，经过扩张的穴口，正一开一合的展现在他眼前。 他抬起我的臀，火热的分身顶着穴口。不是要把那个插到我体内吧，我开始有些惊慌了，他那个太巨大了，不可能的。 不理会我眼中的拒绝，分身慢慢的挤进狭窄的甬道，原以为会有剧烈的疼痛，谁知却只是轻微的不适，看他忍耐的样子，知道他已经很小心，很温柔的不让我受伤。 把我的腿搭在他的肩上，开始抽插，每次插入总会在我体内搅动一番，弄得我更加的疯狂，手握着我的分身帮我套弄着，前后的刺激让我几乎透不过气来。 眼前一道白光闪过，我和他同时达到高潮。身体顿时松懈下来，全身无力，他让人准备好了洗澡水，抱起我一起进到宽大的澡盆中，细心的为我洗去身上的情液。 那一夜他只要了我一次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，却是夜夜春宵。白天，我身不着衣的躺在床上，因前一晚的情事而软弱无力；天一黑，他人就到我房间，无须过多的言语，直奔最原始的话题，自从那一晚过后，我便成了性的俘虏，沉溺在性欲所带来的快感当中，他总能一个晚上连续要我好几次，一直到天亮才离去。 他很细心，很体贴，尽量不伤到我，也尽可能的给彼此带来欢乐，除去每当我因他快速的律动而疯狂时，他看着我的眼神中有着温柔与……鄙夷外，应该可以算是一个不错的情人。 我的名字叫无情，我给人的感觉也很冷漠，这样一个淡漠冷情的人，居然在床上颠鸾倒凤，居然因为一个男人的挑逗而发出可耻的呻吟，居然会为了情欲而疯狂，他会有矛盾的感情也不奇怪。再说了，他的原意不就是要看到我在他身下媚笑、曲意承欢吗？ 或许也让他失望了吧，我并没有拒绝他的求欢，没有矫揉造作，没有丝毫羞耻感，一开始就把自己交给本能，随着情欲而动。只是很奇怪呵，以我这样的皮囊，以我这副身躯，居然也会受宠。可以称之为“受宠”吧，毕竟接连一个月每晚的宠辛，任谁都看得出我正受宠呢，何况秋月居中又不是没有别的侍妾、男宠。 也只有一个月，一个月后秋月居来了一位新人，听说是一匹脾气暴躁的烈马，他正忙着去驯服呢，哪还会记得与他做了一个月“夫妻”的人。没有了他，我的生活规律起来，白天较多时候是抚琴，弹着没有感情的曲子，偶尔会翻看几本从他那儿拿来的书，晚上早早睡去，一夜无梦。 偶尔他还会来我房间，提醒我身为男宠的身份，这时我不管他温柔也好，鄙夷也罢，至少我有了快感，在到达高潮时，他不也一脸沉溺于中吗？ 收回思绪，唤来下人准备沐浴，顺便把床单换了，温暖的水包围着我冰冷的身体，让我舒服的眯起了眼，舒了口气。

第三章

坐在一摇一晃的马车上，向着西北的傲天堡驶去。 “我不要求你一定去接近玉清，知道你是我的人，就算他接近你，也不会信你，我只要你用你的脑子，为我收集情报，如果你做得好，或许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叶家。” 只是“或许”和“考虑”，从来没有一定。 他的脸上有着我许久未见的温柔，久得让我觉得恍如隔世，眼神依旧深沉，带着冰冷。说完了那番话，他抱着我又是一阵温存。 有时候我会怀疑，究竟是我在以色侍人，还是他在出卖色相？想到这，就不由得觉得好笑。其实他大可以不必如此委屈，只要他说一声，我自然会去做，无须任何条件。因为，做不做之于我，没有太大差别。 于是，我像来时一样，没有一丝委屈，没有一丝悲伤，带着唯一属于我的琴，坐上了马车，离开了我住了三个月的秋月居。 马车已经行驶了三天，离傲天堡还有一天两夜的距离，天气已经逐渐转冷，西北的冬天好像很冷呢。我撩起帘子，冷冽的北风灌进车内，气温顿时降了好几度，让我的心舒爽了不少。 水泠之唯一派给我的一个丫鬟，如今正蜷着身子，坐在角落里发抖，对我的行为不发表任何意见。 看着气势雄伟的傲天堡，尚未进去，就已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，玉清果然是个不简单的人。 当天我就见到了玉清，一个传说中凶残成性的人，居然是一副读书人的样子，斯文有礼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息，如果不是他眼中难掩的嗜血光芒，我差点就以为他只是个读书人而已。 他抬起我的下巴，看了我一眼，一样只有一眼，微笑着说：“你这样的尤物，水泠之居然也舍得送给我。”他的笑容，让人全身发冷。 尤物？我？或许是我眼中的疑问很明显，竟让他哈哈大笑起来，放开我，让下人带我下去。再一次见到他，已是半年之后。 我被分到一个偏远的别院里，玉清对我没有太苛刻，派了几个下人服侍我，也没有限制我的行动，只是他果然如水泠之所说的，并不碰我，或许根本就忘了有我这个人。 从未出过这个别院一步，有什么事都是打发下人去做，我只是终日抚琴、看书，没有任何人侵扰，有时会让我有种回到叶家的错觉。 半年里，傲天堡企图控制整个武林的计划频频受挫，更有各地分处被别派之人袭击，然而却不知是哪路人马，很明显是堡内有内奸。为此，玉清奔走各处，企图找出背叛之人，却始终不知是何人所为。 一天，我照例在别院中弹琴，本以为日子会一天天就这样过下去，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。 “弹得很好，指法流利，却少了感情，如果能更用点心，相信这世上无人比得过阁下的琴艺。” 循声看去，只见来人一身蓝衣，温文儒雅，温暖的笑容如三月春风，令人忍不住想和他亲近，然而那人眼神锐利，便知此人并无表面上看来的这般温和。 “在下上官晓，敢问阁下尊姓大名？”他作了个揖。 原来是非凡山庄的上官晓，看来江湖上的人都瞎了眼呢，居然认为他是个易与之辈。只是不知他这一问是何意，能够在傲天堡中自由进出的人，会不知道我的身份？ 我媚笑着说：“敝人贱姓叶，名无情，只是区区一个男宠，不敢让上官公子费心。”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无论是微笑，苦笑，冷笑，还是似笑非笑，我都只能做出媚笑这一表情。 他闪了神，喃喃自语：“无情，真的是无情么……”

第四章

几天后，玉清出现在别院，出现在我的视线中。 摒退了下人，他打横抱起我进了房间，只余下那把琴独自在院子中，任落花飘落于琴弦上。 他扯下我的腰带，衣服敞开，露出我的胸膛，轻轻一拭，衣服就顺势落下。明白自己的身份，所以我平时穿的都是那些一拉就松的衣服，等着他随时临幸。 他带着探究的眼神看着我的身体，西北的初夏竟冷得让我发抖，他的眼神最终定在我的下身，邪气的笑着：“我想看你自己做。”然后背靠着床架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 垂下眼帘，挡住他审视的目光。手摸着自己的身子，熟悉的触感，熟悉的温度，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感觉。 抬起眼，直视他的眼睛，对他媚惑一笑，开始想象他的手在我身上游移，想象他抚弄我的分身，想象他的唇在经过的地方留下点点红印，想象他的牙齿咬着我突起的乳头。 许久未经情爱的身体，在我的抚摸下逐渐发烫，久违的快感支配了我的身体，呼吸变得急促，然而随着快感的到来，体内的空虚也越来越大。身子无力地靠着另一边床架，无助的看着他，渴望他的巨大填补我的空虚。 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眼神清冷。我不知羞耻的打开双腿，把手指伸进干涩的穴口，动情地抽插着，分身在另一只手的套弄下，尖端分泌出浊白的液体，手已经全部沾湿。 “呜……啊哈……”嘴唇微张，吐出诱人的呻吟声，迷离的眼神无声的勾引他，可他依然不为所动。 渐渐的，四根手指已无法满足我，无论如何深入，都无法碰触体内的那一点，我再次眼神饥渴地看着他。爬到他跟前，手覆上他的下跨，那里已如我所料的又硬又热。他并没有阻止我的动作，我掏出他的巨大的分身，缓缓坐下，没入根部。 调整好姿势，收紧内壁，引得他一阵倒吸，体内的分身涨得更大了。不去想自己现在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理会他身上累赘的衣物，我迫不及待的扭动下身，只要快感就好。 床不堪负重的发出吱吱的声音，身体的连接处吧嗒吧嗒的响着，还有我们粗重的呼吸声，这些都入不了我的耳，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。 完事后，他一把推开我，嫌恶地看着衣服上的精液，苦于无其他的衣服可换，只得勉强穿着，房间弥漫着欢爱的味道，让他眼底的厌恶更加明显，随即立刻离开了这个让他恶心的地方。 我被他推落在地，看着他不同于平时一脸斯文的表情，心里暗自好笑。 玉清离开没多久，上官晓就来了，看到我光裸着身子坐在地上，眼神有些复杂。我坦然地在他的注视下躺回床上，腿上沾着从后庭处留出的液体，身上残留着高潮时喷射的精液。 我笑着，对他说：“上官公子，是否也想要无情陪你？” 上官晓听了脸色大变，拂袖而去。 你不必对我感到愧疚的，即使是你让玉清注意到我。

第五章

我和他把各种姿势都做遍了，但他似乎更喜欢看我一身欲望无法宣泄的样子。上官晓也经常来看我，只是都选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但我知道玉清在时，他也在不远的地方看着，灼热的视线无法忽视。 今日一早欢爱过后，玉清拿出一个皮制的阳具，插入还在流出液体的穴口，裹了件袍子就让我跟这他走。 第一次走出别院，却无心留意四周，每走一步体内的阳具都不时的刷过那一点，腰下顿感无力，走几步总要停一次，缓和了一下，便再次向前走着。无人搀扶，勉强站直身体，他只是在一旁看着，我停下的时候，他也停下脚步等我。待去到目的地，我已泄了好几次，跨下的分身傲然挺立，幸得只穿了件宽大的袍子，外人看来并无任何不妥。 房间里有什么人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无法坐下，只有我一人站立着，面色潮红，娇喘无力，身体变得敏感，甚至他人投注在我身上的淫欲的视线，都可以让我兴奋莫名。 他们谈了好久，久得仿佛已过了一载，双腿渐渐撑不下去了。这时，玉清走向我，拉着我走到房中间，好不容易抑制下的情欲，差点因为他的触摸一泄而出。本就下盘不稳，被他这么一推，我顺势跌坐在地。 他翻过我的身，让我趴在地上，抽出我体内的阳具，剧烈的摩擦让我弓起身，体内的欲望喷薄而出，情难自禁。“啊……” 身边的人呼吸变得粗重、炙热，一只手开始摸上我的身体，接着两只、三只……。玉清坐在一旁面不改色地看着，开始他人还在意他的存在，渐渐的发现他不过只是观看，更加刺激了他们的下半身。 一波又一波的快感把我淹没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我体内进进出出，到最后我连动根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，体内，身上，脸上都沾满了精液，情欲刚退，全身的皮肤还泛着淡淡红晕。他让人给我清理了身子，给我裹上袍子后，抱起我回到了别院。 每天都和不同的人在那间房里重复着同样的事情，原本算得上健康的身体也经不起纵欲，更何况这些江湖人士哪懂得怜香惜玉，身子也就越见清减。上官晓几次来看我，都是一脸悲戚的神色。 我的身体最终还是撑不下去。一日，在知晓玉清不会干涉之后，几位江湖人便放肆地凌虐我，或抽或打，或用大了好几倍的阳具插入穴口，对于我身上流的血似乎特别的感到兴奋。玉清不会阻止，就算撕裂般的痛楚几乎让我昏过去，也要试图让自己找到快感，脸上的媚笑不曾褪去。 一天下来，我可说是体无完肤，后庭处殷红的媚肉往外翻出，暗红的血不停地流着，清理我身体的那块布已经沾湿，却不见停下的趋势，好象要把我体内的血都流光。 一旁等得不耐烦的玉清，也不管我身上的伤口，用袍子往我身上一裹，就抱着我走了。天渐渐黑下去，身上的伤也不那么痛了。 醒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上官晓担心的眼神，从他的口中知道我昏迷了有三天，无心回答他的问题，再次闭上眼躺着。这时屋外响起了一阵柔和的琴声，悠扬、凄美，不是我这种人可以弹得出的，原来那把琴也可以奏出这么优美的曲调。看向窗外，一抹熟悉的背影映入眼中。 不能也不想下床走动，一连数日我都躺在床上，屋外的琴声时常陪着我，从早到晚，接着又有一道萧声加入，在这堡内的一隅驱走了夏日的燥热。 待我的身体已恢复得七、八成后，我再次见到玉清的脸，这次他只是搂着我睡觉，什么都不做。 然而在我又认为日子会这样持续下去时，他又要了我，轻柔中带着怜惜，反倒让我觉得不习惯，莫非我真的是下贱之人？ 许久不曾活动的身体，经过昨晚的一次欢爱，竟让我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，醒来后床上只有我一人，身体有些冰凉。 到了晚上，玉清并没有再出现，来的竟然是上官晓。他拉起我帮我穿上衣服，然后抱着我几个纵身，到了傲天堡外的树林中，那里停了一辆马车，他把我塞进去，给了我一些银子。 “玉清三天内不会回来，你走吧，我不想看到你再受到伤害。”然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“对不起。”说完，车夫驾着马车离开了，他一直看着这里，久久不曾离去。 对于离开没有任何感觉，只是这次，一直陪伴我的琴并没有跟着我离开，而他让我走，我却不知天下之大，还有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处。

第六章

我还是回到了寒水宫。 离开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这里竟给我一种陌生的感觉。跟着下人走了一段路后，终于到了他所住的院子，通报过后独自进了房间。 水泠之正起身穿衣服，现在还未到睡觉的时刻，看向床去，一人裸着身子趴在床上，一头乌丝散落满床，看不见容貌，光滑白嫩的背泛着微红，房间里充满了情欲的味道。 感觉到我的目光，水泠之挡去我的视线，放下床帘，动作轻柔中带着点宠溺。我垂下眼敛，感觉到心有些刺痛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变了。 他坐下，为自己倒了杯茶。“怎么回来了？” “上官晓让我回来的。”我平静无波的回答着。 “上官晓？”凌厉的眼光向我射来。 “傲天堡与非凡山庄合作，欲铲除寒水宫。” 他手中的茶泛起了波纹。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 “在我知道的，已经有三个多月。” 他深深的看着我的眼，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。我不躲不闪的任他直视，没有不安，也没有慌乱，只是定定地站着。 良久，他才打破了这沉默。“你先下去吧。” 我又回到了秋月居，也了解到一些我离开后发生的事情。要驯服那匹烈马的人，却被驯服了，我离开后的三个月，水泠之就遣散了秋月居的所有侍妾和男宠，三千宠爱集于一人。我还是不应该回来的。 想抚琴，突然想起琴留在了傲天堡，从来未曾感到寂寞的我，一时间竟被寂寞啃噬身心。东北的秋天，原来也是可以冷得刺骨的。 次日中午，房间里来了位不速之客。见过的人不多，但眼前的人却是我见过的人当中，长相最好的。眉如远山不画而黛，目若晨曦，顾盼生辉，红唇不点而朱。心下对此人的身份和来此的目的也有几分了然。 他看了我许久，丢下一句“不过如此”，便如来时一般风也似的离去。 到了晚上用膳的时候，刚坐定，便看见中午的那人盛装打扮的款款而来，在看到水泠之身边的我时，原本喜悦的脸上，一瞬间出现了嫉妒与怨恨的表情，却在下一刻换上了一脸柔媚的神情。 为什么要嫉妒我呢，我只不过是个身着素衣，手枕千人，身体残败，无情无心之人；而你，他为你遣散了所有侍寝之人，你已集三千宠爱于一身，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，我又如何配得上做你的情敌？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爱吗？ 几天过后，那人又再次来到我的房间。现在是晚上，没有琴的我只能一早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的月光，等待睡意的来临。即使房间漆黑一片，我依然能够知道来人是他。 黑暗中他把身上的衣服褪到半腰，取下发簪扔在地上，然后爬上了我的床，扯乱我的衣服。“救命啊，来人啊！”他突然狂乱的喊着，手一挥，我胸前的皮肤在他的手指下，渗出道道血痕。 顿时，周围灯火通明，水泠之踏着沉稳的步伐走进来，在看到他衣衫不整的缩在床角，两眼通红，嘴角含泣的时候，在看到我同样一身凌乱，胸前刺眼的抓痕时，他的脸色顿时变了。 他凶狠的瞪着我，我并没有开口为自己解释，因为在看到他愤怒的表情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不会相信。 “啪！”吵闹的房间安静了下来，我被他一巴掌扫下了床，嘴里有着咸咸的味道，温热的液体从嘴角流出。 之后，我被关到地牢中，不清楚有多少男人曾在我眼前晃动，身体已毫无知觉，我想，快要到尽头了吧。

第七章

“来，喝下这碗药。”玉清把碗递到我嘴边，小心的喂我喝药。 “咳……咳咳咳……”药还未喝下，就已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出，大部分的药汁都流到衣领上，他细心的擦去药汁，手轻拍我的背为我顺气。 “小心点，慢慢来，能喝多少是多少，没关系的。”轻声软语，让我因咳嗽而烦躁的心平静不少。 艰难的把药喝完，他把碗放在一边的桌上，“要不要出去走走，这样对身体会好些。” 轻摇着头，拒绝了他的提议。我的身体已是风中残烛，不知还有几天能活。 那日，在我快要昏倒之前，玉清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一片血光飞溅过后，把我带回了傲天堡，回到了这处别院。其实在我回到寒水宫的第二天，玉清就已经跟在我身边，在暗处看着一切，却到最后关头才出现。难道他认为演一出“英雄救美”的戏，就可以得到我叶无情的心？ 把手放在胸口处，依然感觉到规律的跳动，只是，我已经没有心了。 回到这里至今有三个多月了，却没再见过上官晓，曾问过玉清，他只是淡淡的对我说：“别想这么多，好好休息。”我便不再多问，知道别院的守备加强了。 只是偶尔从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萧声，哀怨而凄美。 如今，我已不再弹琴，那把琴就摆放在不远的桌子上，有时我会让人把琴拿来，只是抱着它，脸贴上冰冷的琴弦，这时我才肯定它是属于我的。 傲天堡、非凡山庄和寒水宫之间究竟怎么样了，我不知道，也无力去知道，这世上的一切于我已无关系。 有过了两个多月，一眨眼，春天就到了。今早，玉清抱起我进了辆马车，竟然在车上看到了多日未见的上官晓，他清减了许多。 看到我，上官晓有些激动，有些悔恨，也有些心痛，却不说一句话，只是为我多加几件棉衣。春天正是冬雪初融的时候，天气冷得扎人，我这样的破身子更加抵不了寒，玉清与上官晓不时的把真气渡给我。 在车上昏昏沉沉的睡着，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，最终，马车停在一座山下，玉清抱着我，和上官晓一起飞身上了山。 断崖处，几十个人围着一个已经伤痕累累，疲惫不堪的人，细看下竟然是水泠之，在他身后就是悬崖，而在我们脚下则有更多的人躺在地上，血流了一地，看来是经过了一番苦战，人数上的悬殊也让水泠之处在下风。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的表情变得复杂，不去深究他眼神中包含了什么，我垂下眼帘，挡去了他看过来的视线。 山上的空气更冷，我不停地咳嗽着，咳到最后感到嘴里有一丝腥甜的味道，又若无其事的咽了下去。 “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今天就算要死，也要由我自己决定。”说完，水泠之纵身跃下悬崖。 在他跳下之后，一抹身影飞过众人眼前。 “无情——”玉清和上官晓同时出声，想抓住那抹身影，无奈还是迟了一步。 我赶上水泠之，托住他的身体，不去看他惊讶的眼神，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用尽全身的内力把他送到突长出来的大树上，反作用力把我更加推向山底，刚才使用了内力使我大口大口的吐出鲜血。 “无情、无情……” 身体迅速的往下坠，视线开始模糊，体温逐渐下降，声音离我越来越远。 原来无情并非无情呵……

两天后，水泠之和上官晓派出的人下到了崖底，却没有找到叶无情，究竟是被高人所救，亦或是其尸体被野兽所啃食，无人得知。 ——完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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